
2023.5.24星期三
责编/张琳 美编/杜明阳 文检/孙小华 A11文娱色彩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如何积累表演经验是每个演员都要
面对的课题，陈大愚也不例外。

他经常通过对生活的细致揣摩来积
累演技。接受记者采访时，会留心看看
对方的衣着、神态等，提炼共性，也注意
特性，“假如有一天我要塑造这么一个角
色，这可能就有帮助。”

在手机备忘录中，陈大愚常年存着
三个不同类型的文档，一个是角色心
得，一个是随手记录的美文，再一个就
是有意思的桥段和素材，久而久之，已

经攒了一大批。
“你得热爱生活。演戏时，那得热爱

你要塑造的那个角色的生活，再把种种
素材‘化’到自己身上才行。”他始终认
为，表演源自生活，演员只是复刻了生活
情境下的片段。

有合适的角色，陈大愚也想尝试出
演影视剧，但这不着急，“我爸到了这个
岁数，我想陪着他，把他想做的事情都做
得更好些。等他想休息了，我再做我想
做的事情，那也不晚。” 上官云

如果AI的时代必将到来，创作者该
如何与AI相处？

5月23日深夜，歌手孙燕姿在网站上
发布了《我的AI》一文，首度回应了自己
对AI技术的看法。据了解，近来B站音
乐区UP主掀起了一波AI翻唱热潮。在
AI技术的加持下，孙燕姿、周杰伦、林俊
杰、陈奕迅、王心凌等一众具有声音辨识
度的歌手纷纷化身“AI点唱机”。

其中，“AI孙燕姿”在一众歌手中杀
出重围，成为新晋顶流。据媒体不完全统
计，目前“AI孙燕姿”已经拥有超过1000
首翻唱作品，数量远远超出孙燕姿本人出
道23年的作品总和，其中“AI歌手孙燕
姿”翻唱《下雨天》《半岛铁盒》等作品更是
取得了突破百万的播放量。

“你跟一个每几分钟就推出一张新专
辑的‘人’还有什么好争的。”孙燕姿在文
中自嘲，她感叹人类再怎么快也无法超越
AI技术。

她谈及，人们一直坚信思想或观点的
形成是机器无法复制的任务，因为这超出
了它们的能力范围，但现在它却赫然耸现
并将威胁到成千上万个由人类创造的工
作，比如法律、医学、会计等行业，以及目
前正在谈论的唱歌。因此在孙燕姿看来，
这项新技术将能够为每个人提供他们所
需要的一切，无论是独立的、扭曲的还是
疯狂的，都可能会有一种专门为你创作的
独特内容。

“你并不特别，你已经是可预测的，而
且不幸的是，你也是可塑的。”面对来势汹
汹的AI技术，孙燕姿形容自己就像一个
吃着爆米花、坐在电影院最好的位置上的
人。“在这无边无际的存在之海中，凡事皆
有可能，凡事皆无所谓，我认为思想纯净、
做自己，已然足够。” 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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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微卷，爱穿洞洞
鞋，聊起艺术滔滔不绝……
生活中的陈大愚很容易令
人生出亲切感。在最近拉开
巡演大幕的话剧《惊梦》中，
他成功塑造了一个很有特
点的人物：“戏痴”常少爷。

陈大愚成长于演艺世
家，父亲陈佩斯是著名喜剧
演员，爷爷陈强是著名电影
表演艺术家。不过，陈大愚
大学学的是生物专业，跟
“拍戏”俩字压根不沾边。

留学两年后，他开始对
戏剧感兴趣，生出了当演员
的念头，此后出演了《老宅》
《阳台》等多部话剧，凭借日
渐成熟的舞台表现攒了不
少观众缘。

在话剧《惊梦》中，陈大
愚饰演的“常少爷”颇具喜
感，笑料不断，几乎每次出
场都能推着故事往前走，观
众一看见他，就知道，得，戏
班子又要倒霉了。

长辈给他取名“大愚”，
是希望他能丢掉小聪明，踏
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成为
演员后，陈大愚依然以此来
提醒自己：做艺人不能
“飘”，也不能被外物迷失了
本心。

入行之后，在戏中见遍
人生百态，他对生活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我们来到这
个世界上，就是要体验一种
有趣的人生，这个不断为之
努力的过程，才是你宝贵的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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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反映百年前湖南水口山工人大
罢工和武装起义的电影《八百矿工上井
冈》，日前在长沙正式启动全国公映。

影片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处于水
深火热的水口山矿工为争取工人们的基
本生存权利，发动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并取
得彻底胜利，在斗争中建立起工人武装队
伍的故事。最后，800多名矿工在共产党
员宋乔生的带领下走上了井冈山，成为
早期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

“影片塑造了宋乔生、江上云、董南
轩、夏之华等人物形象。除宋乔生采取
了历史原型人物外，其他人物都进行了
艺术加工和塑造。”导演邓楚炜介绍，电
影做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和
统一。通过这些艺术形象的塑造，可以
看到早期共产党人执着而坚定的信念、
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电影《八百矿工上井冈》计划今年
“七一”期间在全国院线公映。 邓霞

电影《八百矿工上井冈》
全国公映启动

在今年全国巡演的大幕拉开之前，
《惊梦》已经有过两轮巡演。陈大愚说，
第一轮演出时，自己还顾不上往深里去
琢磨人物的心理动机，总感觉这个角色
没有“化”在自己身上。

他静下心来向编剧请教：常少爷经
历了什么？喜欢看什么、吃什么？把这

些东西自然而然融合到自己身上，
对角色的演绎就更加自然、充分。

在《惊梦》里，陈大愚和父亲陈
佩斯同台演出。不过，他没有感受
到特别大的压力，这要归功于之前
台下高强度的排练。作为导演，陈

佩斯对表演质量要求很高，如果发现陈
大愚对角色的理解有问题，便会直接叫

“停”，批评起来丝毫不留情面。
再早之前，《老宅》中有一场戏，是陈

大愚饰演的角色被气到拍桌子。对舞台
剧来说，抡胳膊时就得稍微有点幅度，让
观众能更明显地感觉到人物的情绪变
化，但他就是学不会。

找不到人物感觉，那就不断练习。
在陈佩斯的要求下，就只是拍桌子这个
动作，陈大愚反复做了50多遍，最终比
较好地演出了人物状态，才算过关。那
个时候，手已经拍肿了。

在旁人眼中，陈大愚成长于演艺世
家，他似乎应当顺理成章地成为演员，但
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经常跟我爸
辩论，人活着到底是精神重要还是物质
重要。”与陈佩斯不同，陈大愚那会儿总
觉得物质才是第一位的，“总得有好的条
件才能更好地活下去吧。”

于是，他给自己设计好了未来的
路。因为小时候喜欢植物，于是大学选
了生物专业，想着回来就去种水稻，或者
学一门技术，可以合成好多好多的食物。

随着人生阅历日渐丰富，他的想法
有了变化：一个人物质生活富足，心里也
可能很“空”，喜剧能让人开心，也能发人
深省、给人力量，去做这件事是有意义
的，“我就想去当演员”。

改行的想法遭到了陈佩斯的反对。
“我小时候性格比较内向，我爸觉得我没
有表演天赋，我要说干这一行，那肯定不
行。”陈大愚说。

为了能当演员，他尝试一点点改造
自己，从排练中慢慢找感觉，激发性格中
活跃的那一面去熟悉舞台。从无到有，
这个过程花掉了10年时间，他的表演也
逐渐得到了观众认可。

做艺人，陈大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
“飘”，飘得越高，掉下来的时候就越疼。
“当觉得自个儿要飘的时候，一定要‘放
放气’，别被外物迷失了本心。”

实际上，陈大愚算是话剧舞台上
的老演员了，演过《老宅》《阳台》等多
部作品。

头一次参加正式演出，他紧张到
手心出汗。“《老宅》是个纯互动的戏，
特别难演。它就像个大型剧本杀，观
众一边聊一边根据剧情推理，跟着情
节往前走。”

演出结束，他才在台下缓过神来，
“我经常听老艺人说，有的戏要形成肌肉
记忆，要不然遇到紧急情况，大脑可能反
应不过来。所以要反复训练，汗水从来

不会骗自己。”
排练时，演员们都在暗地里较劲，想

办法追上别人，漫长的排练周期恰好提
供了吃透剧本的时间。大幕拉开，灯光
亮起，每次见到台下的观众，陈大愚都会
觉得亲切、温暖。

偶尔，他会翻一翻观众对《惊梦》的
评价，小小的成就感会油然而生，“我可
能会觉得，这也算证明自己多少掌握了
那么一点表演技巧。”

“想当演员，你必须得琢磨，得善于
观察。”这是陈大愚总结出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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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角色“化”在自己身上

“跨界”成为演员

汗水不会骗自己

观察生活，积累演技


